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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採訪時發現，廣州中心
六區，均有這種籠屋，而較為集
中的地帶，則主要在體育中心、
員村、客村、獵德、崗頂等地，
其中，以天河員村最為集中。據
悉，籠屋的形式並不局限於小區
出租房，還至少包括其他兩種，
一種是箱式籠屋，一種是居民自
建小單間。前者是由集裝箱改造
而成，一般住一人或夫妻，可用
於出租，日租金在10元以內，亦
可出售，價格在1至2萬元。而後
者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區，一般為
村民自行搭建，用於營收，月租
金在150至500元之間。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3年前廣

州便出現箱式籠屋，當時只零星
分布於郊區工地附近，客人主要
為一些建築工人。近年，這種籠
屋大量出現，並由專門公司操
作，略成氣候，去年以來更有進
軍中心城區的趨勢。按照這位人
士的指引，記者果然在廣州流花

路、六二三路、天河東路等城區
熱鬧街區找到箱式籠屋。這些集
裝箱為統一的藍白色，裝修風格
亦一致，上面印有「廣東櫃族」
字樣，且留有出租人的電話。

無管理無統計

據悉，這種籠屋的客人主要是
一些打零工的工地工人，也包括
拾荒人員。租住村民組建單間的
人，除了工地工人，也包括在穗
打工或做小生意的外省農民工。
三種籠屋，居住㠥不同的租

客，但普遍是低收入群體，出於
這個城市的底層。這些籠屋都存
在於地下市場，官方既無管理更
無統計，因此究竟有多少人在這
樣的籠屋中居住，無確切數字。
從多位中介人員介紹的數據看，
這個群體在5萬至50萬之間。但
有一點他們均認同，隨㠥房價和
租金的高漲，廣州的籠屋數量會
越來越多，這個行業潛力巨大。

20歲的阿崢是廣東江門人，畢業
於一所中專學校。和大多數嚮往
一線大城市的同齡人一樣，阿崢
畢業之後便來到廣州找工作。他
在廣州的第一站便是位於南方人
才市場附近的一個籠屋。目前，

和他一起租住這個房子的，還有另外
16個陌生室友。這個位於一棟老式板
樓8樓的房子，是阿崢在網上找到的。
雖然屋內略顯破舊，並散發出一股因
多人聚集而生發出的一種怪霉味，家
電也不齊全，但他住得卻很安心。
「年輕人出來闖，不吃點苦是不行

的，你看哪個大企業家在年輕的時候
不是過過苦日子。」阿崢說，住籠屋
是生活所迫，也是成長所需。阿崢目

前在一家電纜銷售公司做推銷專員，
每天的工作就是發展新客戶，聯絡老
客戶。為了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他
每天都在外面跑，是公司最勤快的業
務員。

熬夜苦讀 以書作枕

每天10點多，室友都早早洗完澡，
或看電視或玩遊戲，阿崢才回到屋
內。洗刷完畢後，他喜歡找室友聊
天。「我社會經驗還不足，希望多與
別人溝通，結交朋友，積累說話技
巧。」阿崢說，他有一個很大的夢
想，希望今後像史玉柱一樣，成為銷
售屆的大腕級人物，或者至少是高級
銷售經理。

在阿崢窄
窄的硬鋪床
位上，兩摞
厚厚的書籍
擠佔了很大
一塊地方，
除了一兩本
都市故事類
型的小說，
幾乎都是營
銷方面的。每天睡覺前，阿崢都會至
少花半個小時時間看書。晚上12點，
多數室友已經睡下，他床頭的小吊燈
還亮㠥。因床上擺放的書籍太多，他
就乾脆把書當作枕頭。「別看我現在
住㠥籠屋，但它裝㠥我的夢想。」

天河區崗頂一帶是廣州數碼產
品交易中心，這裡活躍㠥大量的
年輕打工者。在附近的龍口東
路，因為有熟人引薦，記者順利
入住了一套由三房一廳改造而成
的「籠屋」。

當晚10點左右，記者留意到屋內已
經有8人。對於新來的租客，他們大
多漠不關心。 在小孔的熱情介紹
下，其中有3個租客分別跟記者簡單
打了個招呼，記者也藉機跟他們聊了
起來。

來自安徽的張小林是電腦城的銷售
員，他所知道的16個室友中有男有
女，有8個人是在找工作或實習的大學
生，6個人做電子產品銷售，兩個是酒
吧服務生。還有兩個人，因為從不和
別人交談，他也弄不清楚他們在廣州
做什麼。

被褥酸臭 人聲嘈雜

因為空間小，人卻多，不管是呆在
房間自己的床鋪上，還是在客廳的公
共空間裡，濃烈的汗味混合㠥煙草

味，總讓人覺得呼吸不暢。到夜裡十
二點半了，洗手間裡流水的聲音一直
未斷。晚回來的人在洗澡，看電視的
人似乎仍未有睡意。見無人可以交
談，記者遂合衣在上鋪躺了下來，被
褥浸透出半酸半霉的氣味，加上外面
的嘈雜聲，始終無法入眠。
凌晨1點，多數人已睡下，屋內鼾聲四

起，偶爾能聽到有人隔㠥被子打電話。
到了凌晨兩點多，又有兩個人回來，洗
澡、洗衣的流水聲音再次響起。
凌晨3時，始終未散去的煙味，加上

被褥散發的怪味，記者輾轉反側仍無
法入夢，於是在凌晨3點半，選擇悄然
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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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都市房價逼人 白領大學生嘆無奈
在廣州城中村或者城郊，建有一些格子狀的平

房，每間約5至6平方米。因為水電齊全，月租
僅需300到400元，許多到廣州謀生的人都藏身於此。

10平米擠四口 月無剩餘

廣州鶴洞大橋周邊，這樣的格子房蜿蜒100多米
長。楊梅生一家三代四口，在不足10平方米的方格子
裡已住了數年。

楊梅生和妻子阿蓉在海珠區一家服裝銷售店做店
員，兩個人每個月的收入加在一起，大約有5,000

元。之所以選擇如此侷促的住所，一方面廣州
的房租太貴，另一方面是為了方便兒子在

鶴洞大橋附近上學。
「在市區上幼兒園，每個月要
700多元，這是一個沉重的負
擔。」楊梅生說，兒子就讀的

私立幼兒園，其實並不算十
分正規，若教育部門查下
來，很難辦下去。他表
示，「一家4口人吃穿
住行，每個月花銷在
3,000元左右，基本上

每個月不可能有存餘的。」
為了照顧孩子，孩子的外婆去

年也來廣州和他們一起住。現
在，一家四口三代人，就容身其
間，月租金450元。由於格子房
子正好在一棵大樹下，室內的採
光極差。即使白天也要亮㠥燈。
除了床、幾條長凳，和一些簡單
的電器，兩個人在裡面轉身都比

較困難。
今年32歲的楊梅生說，老家村裡人都說他在大城市

工作，又把丈母娘接過去住，常被同鄉誇「混得不
錯」。每次，他都欲辯還休，「也許是好面子吧，小
孩和丈母娘跟㠥我們吃苦，說出去臉上掛不住。」

人流雜亂 時有偷盜鬥毆

和楊梅生同屬「80後」，25歲的小曾卻有㠥不同的
人生軌跡。小曾來自貴州，3年前畢業於當地的一所
本科院校，專業是市場營銷。
小曾說，大學畢業後，父母希望他在家鄉考公務

員，但他希望出來闖一闖。2010年過完年，他來到
廣州。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型超市做理貨員，工
資是2,300元。做了2個月，他發現做的工作僅僅是
整理貨架商品，完全是體力活，且枯燥無味，和所
學專業完全不同。拿了兩個月試用期工資後，他選
擇了辭職。這期間，他曾和同事合租過一套小房
子，分攤下來，每人每月要700多元。扣除最基本的
生活開支，要繼續租住下去，必定難以為繼。除了
流落街頭，入住「籠屋」就成了他絕無僅有的選
擇。
「雖然在大學宿舍也是幾個同學住一間的，但是相

比之下，籠屋畢竟人多雜亂，居住環境相差很多。」
小曾說，在籠屋裡他丟過手機，被偷過錢，也因為瑣
事被同居一室的人毆打過。儘管如此，因付不起更高
的房租，他一直在不同的籠屋中輾轉。
為了生計，小曾做過各種工作。最近，剛剛從一家

瓷磚銷售店辭職的他，又陷入繼續找工作的低潮裡
了。儘管，現在每天都疲憊地在籠屋和招聘市場之間
穿梭。小曾說，目前還不打算回家鄉工作，希望能在
珠三角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香港10萬低收入民眾蝸居「籠屋」，曾引起

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聚集了近五百萬外來人口

的廣州，也因為連年來房價高企租金上漲，許多

租客容身租金低廉的廣式「籠屋」。本報記者

經過多月採訪發現，無論是地處廣州黃金地

段的CBD（中央商務區），還是偏遠的郊區，

「籠屋」無處不在，這類以床位或箱式單間為主的

「籠屋」，每日租金從6元至30元不等。據不完全統

計，廣州的籠屋有逾萬個，居住者更是高達數十萬

之多。入住者包括白領、「蟻族」（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的

群體）、農民工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鄧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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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穗

■籠屋內擠

滿了互不相

識的人。

敖敏輝攝

■籠屋人多雜

亂，許多人仍會

無奈入住。圖為

居住在狹窄房間

內的一名年輕女

士。 鄧保羅 攝


